
走向深蓝。
大海是我向往的另一片草原，

草原是我已然拥有的一片大海。
2018年春，我有机会走向真

正的深蓝，中国南海西沙群岛中
深入至汪洋深处、只有“蚕豆般大
小”的城市——三沙市，一个建立
在巨大的珊瑚礁岛屿上的城市。
在一些资料中，介绍三沙这

个小城市同时占有中国最大和最
小，最大是其总面积达到两百多
万平方公里；而最小是陆地面积
仅有二十多平方公里。
这座城市，还没有我最小的草

场三分之一大。但又比我最大的
一片草场还要大，因为那么大一片
幽深的海洋都属于城市了。城市
接纳海洋，接纳草原，和城市接纳
人群不必分出区别，都一样，是相
互的接纳与融合，其中产生的魅力
与苦难，会成为这座城市的特色。
但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三沙

市一样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
坐着小飞机，从空中第一眼

看见它的时候，我被一种寂寥又
孤独的美所震撼，我看见七座彩
色的小岛屿排列在一起，浅浅地
相连着。它们像是活物——也许
就是活物——静怡、优雅地呼吸
着，经营着自己。
这是七连屿。旁边就是永兴

岛，三沙市的主体建筑和居民，都
在这个岛上。永兴岛是这片海域
中最大的一座岛屿。它的周身被
不同的颜色环绕着，像一块调色
板。最外面是深蓝色，接着是浅

蓝，接着是
翠绿，接着
是浅绿、橙
黄、蛋黄、米
黄、又是一圈复杂地变换的绿色，
然后，才是乳白的沙滩，沙滩外围
绿色的植被，一圈一圈一圈。
世界上的岛屿千千万，哪一

个能有这么美？直叫人想伸过手
去捧起来，据为己有。
三沙有一个小机场，军民两

用，安检之严格是以前没遇到
过的。在这里建立城市，最主要
的原因是边防。生活在这里的几
千人口当中，几乎一半是军人和
其家属，原住民只有几百人，绕岛
一圈不用一小时。我跟浙
江作家雷默散步时，我说
我的牧场走一圈最少要三
个小时，但我爱上这里了，
因为我爱深蓝，以及深蓝
的一切。我开玩笑说，你的小说，
我只记住一篇，那就是《深蓝》。
我们走散后，在海边的环城

路上我遇到一个人，在海防堤坝
上扶着手锻炼身体。我没打算攀
谈，但和他一样扶着堤坝，看灯塔
下的海湾，风温吞吞的，饱含氧
分。自从下了飞机，我的头就没
清爽过来，鼻子里被氧气塞得太
满，仿佛感冒鼻塞了。
这个老人转过脸看我，说你

是今天来的游客吧？我说是。他
问我怎么长得这么黑？很少有人
肤色像他们一样黑。他说，这里
天气好，阳光很辣。我解释，我是

从高原来
的，打小就
这 么 黑 。
我 们 聊 起

来，他是正儿八经的渔夫，没有这
个城市之前就是渔夫，他能在黑
夜里感觉到路过的海水里有没有
鱼。我是正儿八经的牧人让他感
到新奇，并表示交到我这个朋友
他很高兴，要请我吃鱼，因为他开
着一家“鱼庄”饭店，他进一步解
释，饭店里除了各种海货，其他什
么都没有，连米饭也没有。
三沙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该有的设施一应俱全，面面俱
到。从学校到商场，从邮局到电

影院，银行、医院、饭店、酒
店、图书馆等等。马路修
得异常漂亮，岛上有一个
海洋博物馆，里面的海洋
类生物非常漂亮。他说你

要去看看，接着又说你一定会去，
来这里的人都去。
这些，是他带我参观整个岛

屿时介绍的。我实在不好意思说
我已经走过一遍了。他那么热
情，几乎把我当一见如故的忘年
交。他实在太能说了，从郑和下
西洋说到自己当兵的儿子就在岛
上，但不怎么回家。又说当年在
北礁，他拾到过不少沉船遗留下
来的蚕豆……他讲岛屿的历史宛
如评书，但我没听进去多少，后来
时间一久，全忘干净了。
三沙的美更体现在夜晚。海

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地晃……

椰树林立，热带植物散发着有别
于草原花草的气味，潮乎乎地带
着海洋的味道。湿漉漉的马路上
行人稀少，灯光摇曳，既温馨又苍
凉。一些海军官兵坐满了冷饮店
外的桌椅，笑着、聊着；三三两两
的健身者时而从身边跑过；一些
居民背着手，梦游般地、恍恍惚惚
地散步……
我们到了他的“鱼庄”，简直

不像样，简陋得我都不好意思坐
下。他端上来的海鲜，我基本都
不认识，乱糟糟地装在一个铁盆
里，连汤带水放在我眼前。我小
心捏了一只虾剥了吃，然后就不
客气了，这是我从来不曾品尝过
的鲜美海味。
吃了这么好的海鲜，更不好

意思马上走开，我耐着性子听他
说，我玩手机他也不在意。
夜深了，我终于可以告辞了，

吐着气在海边走。再次经过港
湾，灯塔迷人，让我想到伍尔夫的
《到灯塔去》。但灯塔的方向去不
了，有一个拦截杆挡着路。灯塔
的灯光把港湾染红了，几条船还
在进进出出，汽笛一两声。远方
的深海中，一阵厚沉的声音迸发，
便有一波浪水拍打于堤岸。
快到酒店时突然想起来，他

问了我的名字，我却没有问他的
名字，又吃了人家的海鲜，真是好
不礼貌。但后来的几天，我都没
到他店里去，我害怕他又跟我说
那么多话。所以我永远不知道他
的名字。

索南才让深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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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相逢

我不是医学家，无权更没资格给一种疾病命名。
但我，一个与之交战几十年且屡战屡败的过敏者，给它
起名“难缠”，算是再客气不过喽！
说话须得有根据，对！那就听听我的经历吧。
我与过敏第一次交手是在我初登讲台的第一个春

天。课后，我忽然脸部发痒：照镜，脸绯红，挠之，顿现小
疙瘩一粒粒。初，不以为意，谁知一两天里红疙瘩遍布整
张脸，奇痒无比。赶忙跑到公费医疗指定
的小医院，外科医生给开了药水加纱布，
回家药敷。天天药敷药敷，小疙瘩不见消
失，反倒溃破了好多粒，那个痒是百爪挠
心！再跑医院，换成药膏，涂成了“白面奸
臣”！无效不说，还成了学生的笑柄！
我成了奔波在学校与医院途中孤独

而哀伤的行者。我真怕我就此破相，毁
了我的教师梦，也怕难嫁出去哦！
小医院的外科医生终于歉疚地给我

开了转诊单——去了虹口区中心医院皮
肤科。接诊的是李君蒂主任（这个名字
是最近问DeepSeek才回忆起的，可见他
名气不小）。只记得他写在处方上的几
个字“常规小剂量”外加我看不懂的针剂
药名。这针剂是注射在我膝盖的外侧穴位里的。他说
三天后再来注射一次，即可痊愈。我不无担心地问，会
不会落下疤痕（我怕成为女版卡西莫多），李医生说，这
取决于你能不能管住你的手，不能去揭痂，让它自然脱
落。最终，是李医生还了我一张洁净的脸！
但那时，我并不知这就是过敏，更不知是什么引起

的。自此像揭开了潘多拉魔盒，经常是
一到春夏，过敏就缠上了我。扑尔敏、苯
海拉明吃得我昏昏欲睡。
又一次大发皮疹，金橘、虾皮、灿烂

的葵花园，都被我怀疑为过敏源，就是不
知它们谁是肇事者。我跟医生讨要注射葡萄糖酸钙加
维生素C，这个配方，曾多次为我力挽狂澜。谁知医生
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葡萄糖酸钙呢，更好的药早研发
出来了。他指的是激素强的松，我拒绝。我以为老配
方太便宜，医院赚不到钱故而弃用。直到今天查了资
料，方知那配方出过人命，它有安全隐患！当时固执的
我，新旧俱弃，只靠吃开瑞坦，涂抹这个洛松，那个米
松，硬挺了一个多月，人瘦了好多斤才收场。
过敏，防不胜防，它明明存在，就不知在哪里候着

你。在食堂吃客清蒸油鱼，过敏；吃个腌笃鲜，过敏；半
粒氯霉素，过敏；带学生在中药厂分拣草药，过敏；闻到
浓郁的花香，过敏。就医时医生谆谆嘱咐：牛肉、羊肉、
海鲜、时鲜蔬菜、南方的罕见水果，葱姜，统统别吃管住
你的嘴！大型花展，也不要去轧闹猛，管住你的腿。
嗨，做人做到这个份儿，还有啥意思？
生活不能没意思。于是我采取了迂回策略——惹

不起咱躲得起啊！旅游照去！人家旅游是美景看看，
美食吃吃。我呢，只看美景，当地美食概不斜视，拒绝
诱惑。无论到哪里，我总是先打听麦当劳、肯德基的位
置。别以为我喜欢快餐，只是它们的配方稳定没引发
过鄙人过敏，各地的食材、烹饪方法和香料各有风味，
自是诱人，但我还敢以身试错吗？
然而，也有走到穷途末路时。那是在三亚的蜈支洲

岛，绕岛一周观山看海沐浴海风后，饥肠辘辘，来到了一
家饭店。店主殷勤介绍他们的椰汁米饭，四角豆，好吃
到家。我赶紧说，只吃白米饭，不加椰汁，行吗？店主摇
头。四角豆呢，一看也傻眼了。它居然也是个另类，支
棱起四条梗，成了立体的豆身。按医生的话说，没吃过
的东西最好别碰，那可能要付出代价的。问了几家，家
家如是。摆渡回酒店？胃又提了抗议。我心一横，拿出
了拼死吃河豚的勇气，吃了椰汁米饭和立体的四角豆！
谢谢难缠的过敏，终于开恩了一次，在试错成功

后，我第一次在三亚松弛地，不需戒备地，美美地吸了
一整只椰子的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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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八虚”
在网络上热度
不减，从明星
到博主，很多
人都在谈论这
个养生话题，还有不少博主声称“拍八虚”
可以祛湿气、强身健体。这一养生方法真
的靠谱吗？凡事都有出处。“八虚”源自
《黄帝内经 灵枢》，书中指出人体肘、腋、
髀、腘这八处为“八虚”，是判断五脏邪气
的重要部位。这八处不能被邪气阻塞，否
则会致筋络拘挛。其中，肺和心对应的部
位是肘，肝对应的是腋，脾对应的是髀，肾
对应的是腘。不过，“髀”究竟指腹股沟还

是大腿内侧尚存争议，从
“髀肉之叹”典故来看，大腿
内侧的说法更贴合古义。
尽管“拍八虚”受追

捧，但《灵枢》仅提出“八

虚”概念，未
提及拍打治
疗法。《针灸甲
乙经》等古籍
记载，“八虚”

对应病症需从背部取穴治疗，也无拍打
相关内容。且从治疗逻辑看，“八虚”对
应五脏，盲目全拍缺乏针对性。
从中医理论来讲，人体分阴阳面，

“八虚”处于阴面，较脆弱。反复大力拍
打，不符合中医治病理念。临床中，已有
不少人因拍打过度，出现腋下疼痛、淋巴
结发炎等损伤。其实，“八虚”更适合轻
柔按摩，而非大力拍打。若坚持拍打，务
必控制力度。在缺乏古籍依据、存在健
康风险的情况下，建议尽量减少对“八
虚”的刺激。
（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院肿瘤五科行

政主任）

朱为康

“八虚”宜按摩不可重拍
我们乡下将吃奶叫作

“吃妈妈”。也习惯叫母亲
“阿妈”，而我一直叫“妈
妈”。直至遭人嘲笑才改叫
“阿妈”。这其实与吃奶的
称呼有关。三年困难时期，
母亲没怀上小孩，我得福，
吃奶至四五岁。当年，大人
小孩常饿肚子，可
我有奶吃。瘦骨嶙
峋的母亲才二十来
岁，却奶水充足。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
都在村宅上疯野
了，看到妈从田头
回来，就跑过去扑
在她怀里吃奶。
一般孩子，很

少记得自己断奶的
事，可我记得。困
难时期一过，母亲
怀上了二弟，没奶
水了。为了断奶，
我跟奶奶睡。可晚
上奶瘾上来了，我就哭
闹。母亲闻声过来，奶奶
拧亮煤油灯，奶奶说，“妈
妈”坏掉了，不能吃了。我
无奈地大哭。如此三四个
晚上，总算断奶了。之所
以记得，是因为我差不多
五岁了，可在心理上，我还
没断乳，每次看到二弟吃
奶，我就显出一副馋相。
妈把我叫过去，让我也
吃。这么大了还吃奶？村
里人见了，刮鼻子羞我。
可我才不管呢！二弟三
岁，三弟出生了。三弟患
乙型脑炎，常惊厥，吃奶咬
奶头。妈奶胀，苦不堪言，
就拉住我们弟兄吃。我已
上学，怕羞，怕被伙伴笑而
不肯吃。叫二弟，二弟说，
哥吃他也吃。母亲把我俩
拉到怀里说：难为情什么，
你们不都吃了我的“妈妈”
长大的吗？
其实，能有奶吃是多

么奢侈的事。那时，有的家
庭有五六个孩子，奶末头孩
子出生时，母亲已老，奶末
头往往吃不饱奶，长得瘦瘦
的，头发黄而稀松。看到我
吃奶很眼馋，我母亲就将他

拉过来，吃上一回。这样
的情景在乡下很普遍，像
奶末头那样的小孩，会吃
不同妇女的奶水。俗话
说，吃过同一个奶的孩子，
就是兄弟姐妹。女人们用
天生的母性哺乳，将这种
感恩，植入他们的心灵。

我们那一拨孩子，
长大了都像兄弟。

我小时候比较
叛逆，大人说我，我
一定会还嘴。大人
批评得不对时，我
不但还嘴，还扭转
头颈，一副倔状。
所以常遭收拾。收
拾我的方法也各有
别，奶奶用食指戳
我的前额，爷爷用
细竹梢打我的脚
踝，母亲用缝针将
线绕得只露一点点
针头，刺我屁股，疼

却不出血，我再还嘴，就刺
嘴。不过常等到她拿出
针，再绕上线，我早已逃之
夭夭了。那时很顽劣，故
意叫母亲的名字惹她，母
亲追打，则由奶奶护着。
母亲队里家里整天忙，根
本没时间与儿子们肌肤亲
热，喂奶时，她把母爱通过
源源不断的奶水，倾注给
她的孩子。
见我常常与母亲作

对，有一次，奶奶边纺纱边

跟我说，你要听妈的话，你
长得白白胖胖，比一般的
孩子高，是因为吃了那么
多年的奶。这奶水可浓缩
了做娘的血脉。我似懂非
懂，姑妄听之。一个霜晨，
奶奶将妈挤出来的奶水，
隔夜放在外面。她端着碗
对我说，你看这里面是不
是有一道道血丝？这都是
娘的血，你呀，不要再不懂
事了。自那以后，我一直
记着奶奶的话。我长得像
母亲，脚踝细瘦，我的血压
也像她，偏低；性格也像，
直率。我想，那除了骨肉
遗传，还在于我喝了她那

么多年的奶水。
不怕大家笑话，我至

今还怀念奶水的味道，有
淡淡的甜味儿。儿时，我
喜欢抱弟弟们，就是为了
蹭他们身上的乳香。特别
是脖子间无可名状的酸奶
味。那该是一辈子都不能
忘怀的味道。
如今的娃儿，全母乳

喂养的不多，大多喝牛奶，
但那怎么能替代母乳呢？
我们那时虽然艰苦，没什
么好吃的，但小孩很少生
病，那是母乳的护佑。当
生命还在母腹中时，由脐
带输送营养；而一旦降生，

母乳就像清泉护送着小蝌
蚪成长。吮吸母乳的经
历，浓缩了感恩，浓缩了亲
情，这一课日后是无法补
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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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江南五月的
农村有太多的记忆，
野草莓、蛇盆子、酸草
茎，还有桑葚果……
或许是因为那些年零食的
匮乏，或许因为是大自然

赋予的恩赐。
那天早上，突然看见

路边的土豆地头长了三棵
桑树，枝丫已被满树的果
子压弯了腰，垂到了地
上。我果断地停下车，找
了个装面包的袋子。然后
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桑树
下。随手摘下几颗黑得发
亮的果子，往嘴里塞。那
清甜带一丝丝酸香的味道
注入味蕾，满满的欣喜和
满足。这一刻，那些年的
记忆碎片、那些曾经追逐
的梦想、那些无忧无虑的
时光、那些无法割舍的情
结在心中翻滚。看着满眼
的桑葚果，我开始装袋。
不一会儿，面包袋子就被
我装得满满当当。两手都

是紫色的果汁，额头
上的汗水早已湿了后
背，脖颈上还带着丝
丝火辣……但那不是

我要关注的点，所有的注
意力都被这手里沉甸甸的
桑葚果吸引，那怯怯的喜
悦如同一个可爱的孩子收
获一样喜欢许久的玩具。
等我到家，几个朋友

早已在门口闲谈。我拿着
手上的果子，意味深长地
说：“来吧，分享一下我半
小时的成果和我们童年的
五月记忆。”
茶香四溢，终究也抵

不过这几颗黑黝黝的桑
葚。话语之间也少不了对
儿时的回忆与对岁月的感
言。也许，有些记忆我们
终究无法忘记，也许有些
情怀我们终究无法替代，
也许有些故事终究还是成
为了故事……

李 行五月记忆

目光炯炯瞵视门洞、左
手攥紧生命钥匙的是世界文
化遗产守护人。
尼罗河畔建于3000多

年前的阿布
辛贝神庙，
乃古埃及文
化的象征，

神庙内的雕刻和壁
画记录了拉美西斯二世的丰功伟
绩。最神奇的是，每年2月21日（拉
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和10月21日
（拉美西斯二世的登基日），阳光会
穿过60米庙廊，依次披洒在神庙尽
头右边三座雕像的全身上下，长达
20分钟，让神殿熠熠生辉，而最左

边的冥界之神却永远躲在黑暗里。“太
阳节奇观”是古埃及人智慧的象征。
上世纪60年代，阿斯旺水坝始

建，神庙将被淹没。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牵头出资，耗时四
年完成了抢救工程。
神庙整体迁移至高出
河床水位60余米的
后山上，而太阳节奇

观（阳光一年两次照亮圣殿神像）被
保留了下来。
“神庙所在地历来生活着

努比亚人，他们信奉神庙是他
们的，理应守护，钥匙则是生命
的重要形式。”我边听讲解，边
按快门，思绪切换，顿至遥远。

吴道富

守护“世遗”


